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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辭賦鏡銘的文化解讀 

─以昭明鏡、清白鏡、皎光鏡為範圍 

吳旻旻∗ 

一、前言 

銅鏡是中國古代日常器物，歷代銅鏡中尤以漢鏡、唐鏡並為兩個巔峰

時期，工藝精緻，兼具實用與審美價值。據羅振玉的觀察，「漢人作鏡，雕

鏤、文字、銅質三者均精。」1漢代銅鏡由於鑄冶技術精湛，紋飾完整清晰

且千年不鏽，一向為古玩藏家樂於收藏的熱門古物；而對於研究者來說，

漢鏡背面所裝飾的各種圖案、銘文，生動地投射出豐富且等待被解釋的漢

人世界，例如博局鏡的「TLV」符號與四神、十二支銘文就引起中外學者對

漢代宇宙觀的熱烈討論，這是其他器物─例如只有紋飾而無銘文的漆

器、陶器等，或者是文字數量較少的瓦當所不及的。 
漢代銅鏡包含傳世與新出土者，數量在一萬面以上，不過這「成千上

萬」的銅鏡並非「千變萬化」，最早輯錄漢鏡圖象之《宣和博古圖錄》2已然

發現銅鏡紋飾與文字固定為幾種類型，所以該書將 113 面古鏡分類為乾象

門、水浮門、詩辭門、善頌門、枚乳門、龍鳳門、素質門、鐵鑒門，但當

時對於銅鏡年代的認識相當有限，3對待這些類別的立場乃是採取類書式的

態度，將各種紛沓材料依倫理意義建構一套天、（神）、人、萬物、純素的

序次系統。4爾後清代《西清古鑑》、《甯壽鑒古》、《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及

                                                   
∗ 吳旻旻現職為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 羅振玉：〈鏡話〉，《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6 集，頁

47。 
2 宋徽宗敕撰，王黼編纂：《宣和博古圖錄》輯錄皇室收藏之商朝至唐朝的器物 20 類，銅鏡

列於「鑑類」，共著錄 113 面古鏡。較早成書的呂大臨《考古圖》卷 10 雖著錄一面相傳是

西漢舞鏡，但來源不祥且紋樣不清，故正式有銅鏡圖錄當推《宣和博古圖錄》。 
3 該書銅鏡斷代僅分漢、唐，且唐代葡萄鏡被誤認為漢鏡，更忽視其他朝代之銅鏡。 
4 如《宣和博古圖錄》鑑類〈總說〉：「若夫造化之本，莫先於天地，故首之以乾象。乾象者，

百神之主，故以百神附之。夫叅造化，主百神，則可以造形器，故次之以異質之物，如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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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索》等書陸續輯錄更豐富的銅鏡圖像、銘文，對於銅鏡年代的鑑別

判斷，開始在漢、唐之外，區分出六朝、宋、金之鏡品，但是對於同一朝

代內的銅鏡，尚未留意其先後差異。 
清末民初，國內外學者如 Karlbeck、5羅振玉、6高本漢、7梅原末治、8梁

上椿9等紛紛投入銅鏡之鑑賞研究，尤其後兩位學者，四處訪查，親眼看過

千餘面銅鏡，因此梅原末治《漢以前的古鏡之研究》、《漢三國六朝紀年鏡

圖說》、梁上椿《巖窟藏鏡》等書收錄豐富且論斷有據。這個時期銅鏡研究

主要的貢獻在兩個方面，一是釐清漢代以前之銅鏡，確定山字鏡、蟠螭鏡

等乃盛行於戰國時期，糾正古鏡始於漢代之舊說；二是整理漢代紀年鏡，

開始對於漢朝 400 的時間軸上銅鏡類型的演變發展，有了基本的認識。 
50 年代之後，中國考古陸續發掘大量漢墓，出土隨葬之銅鏡達數千面

之多。藉由歸納這數量可觀的銅鏡，考古學者發現，銅鏡是文物考古研究

中的斷代標尺之一，以洛陽燒溝漢墓的分期來說，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銅鏡

年代類型分期上。1952-1959 年在洛陽燒溝地區發掘 225 座漢墓，其中有 118
面銅鏡，學者整理這些銅鏡的直徑、邊厚、紐座、銘文和紋飾，分成十四

型，10結合墓葬的其他特徵，確立漢墓的分期，成為此後漢墓分期的基石。

銅鏡的研究自此向前跨一大步，朝向時代、地域兩方面進行系統性的歸納

整理與研究分析，周世榮、11孔祥星、劉一曼、12岡村秀典、13林素卿、14管

                                                                                                                            
形浮水者是也。為器如是夫，然後可以歌頌其美，故次之以詩辭。可以被聲詩，則必享多

宜，故次之以善頌。頌必有致養之道，故次之以枚乳。而乳者，養人之道也。有所養，則

鳥獸草木莫不咸若而來儀為瑞者有之，故又次之以龍鳳花鳥梅獸也。然而大功者若拙，繪

事者後素，則純素者其本也，於是又以純素終焉。」﹝宋﹞王黼等撰：《至大重修宣和博

古圖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 年，中華再造善本）第 14 冊，第 28 卷，頁 6。 
5 O. Karlbeck 著，張蔭麟譯：〈中國古銅鏡雜記〉，《考古》第 4 期（1936 年）。原作發表於

1926 年。 
6 羅振玉：〈鏡話〉、〈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録〉，《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7 高本漢：“Huai and Han”（淮和漢），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3, 

Stockholm, 1941. 
8 梅原末治：《漢以前古鏡的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 年）。 
9 梁上椿：《巖窟藏鏡》（北京：大業印刷局，1941 年）。 
1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年），頁 160-176。 
11 周世榮：《中華歷代銅鏡鑒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 年）。〈湖南出土漢代銅鏡文

字研究〉，《古文字研究》第 14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周世榮編：《中國銅鏡圖

案集》（上海：上海書店，1995 年）。 
12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3 岡村秀典：〈前漢鏡の編年と樣式〉，《史林》第 67 卷第 5 號（1984 年 9 月），頁 1-41。 
14 林素清：〈兩漢鏡銘所見吉語研究〉，《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

哲，1991 年），頁 161-188。林素清：〈兩漢鏡銘初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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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良、15王綱懷16等學者陸續梳理出漢代或歷代銅鏡變化軌跡，王士倫、17程

林泉、韓國河18等學者及若干博物館則編輯各地銅鏡資料。19整體發展輪廓

勾勒完成之後，個別銅鏡類型遂得以在比較明確的時、地範圍內，進行較

適當與深刻的解讀。 
本文正是在上述研究基礎上，針對幾組「辭賦體」的鏡銘進一步考察

詮釋。 
漢代銅鏡有若干種固定的紋樣，也有若干種銘文套式，兩者以併隨的

關係階段性演進更迭。20箇中辭賦體鏡銘最常搭配的紋樣是連弧紋。所謂連

弧紋，乃是以凹面弧線連成圈裝飾在銅鏡上，弧數從六到二十不等，最早

出現於戰國中期的楚國地區，如長沙絲茅沖一區的 24 號墓的素地連弧紋

鏡、長沙南門廣場的 9 號墓的雲雷紋地連弧紋鏡。21這種連弧紋鏡還沒有刻

上銘文。銅鏡上鑄刻文字始於戰國，漢代之後方始盛行，首先是在蟠螭紋

等戰國延續下來的既有銅鏡類型上綴以文字，文字通常刻在鏡背內緣的圓

形或方形框內（以方形為多，一般稱方欄）。而後方欄銘文在鏡背所佔的比

例逐漸增大，西漢前中期流行的草葉紋鏡，草葉紋案與方欄銘文，幾乎是

以相等比例並為裝飾主角。再後來文字取代圖案，繞成銘帶，作為裝飾主

體，外側的連弧紋則是配角，這是西漢中後期（約西元前 1 世紀）最普遍

的銅鏡樣式；通常為單圈，也有重圈銘文（圖 3、圖 4）。鑄刻的銘文套式

略有前後變化，早期最為常見的銘文是幾種不同版本的日光銘─「見日

之光，天下大明」、「見日之光，天下大陽」或是「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次為日有熹銘，22之後辭賦體的昭明銘、清白銘漸多，後期則是七言的銅華

                                                                                                                            
第 63 本 2 分（1993 年 5 月），頁 325-370。兩文對於字體的研究有獨到之處。 

15 管維良：《中國銅鏡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年）。 
16 王綱懷：《清華銘文鏡：鏡銘漢字演變簡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年）。 
17 王士倫：《浙江出土銅鏡選集》（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7 年）。王士倫：《浙江

出土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18 程林泉、韓國河：《長安漢鏡》（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該書整理西安地區出

土的秦漢鏡，歸納 1100 座墓葬中所出土的 334 面銅鏡。不僅表列各銅鏡的形狀、紐、紐

座、花紋、銘文、尺寸、保存狀況，更清楚註明墓葬出土時間地點、墓葬形制、同出隨葬

品，以及銅鏡在墓中的放置位置，對於掌握銅鏡隨葬情形有相當幫助。 
19 例如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陝西省出土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年）；四川

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合編：《四川省出土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 年）；湖北

省博物館、鄂州市博物館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洛

陽博物館編：《洛陽出土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等，不一一列舉。 
20 其交疊狀況樋口隆康曾整理為「銘式、鏡式關係數值表」，見氏著〈中國古鏡銘文の類別

的研究〉，《東方學》第 7 輯（昭和 28 年 10 月），頁 5。 
21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頁 44-46。 
22 日有熹銘的銘文為「日有熹，月有富，樂毋事，宜酒食，居必安，毋憂患，竽瑟侍，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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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銘趨於普遍。這類銅鏡以銘文為主，搭配連弧紋，銅鏡研究上或稱為「連

弧銘文鏡」；由於它的樣式是數句銘文繞成圓形銘帶，也稱為「銘帶鏡」；

此外，由於其字體特殊，23有些日本學者稱之「異體字銘文鏡」。其流行期大

約止於新莽之際，此後漸被新的銘文套式與銅鏡紋樣取代而退出漢鏡舞台。 
連弧銘文鏡中，使用辭賦文體者，主要有 3 種六言體，傳統文獻慣以

鏡銘代表字稱之，也就是昭明鏡、清白鏡（或稱精白鏡）、皎光鏡；另有少

數帶兮字的鏡銘，如銅華鏡有一種加上「兮」字的版本，24或者「中國大寧」

鏡、25「君忘忘」鏡26等。但是後者僅零星數例，而昭明、清白、皎光 3 種

六言體結合著連弧紋，卻是數量眾多，為漢鏡中一種獨有且具代表性的銅

鏡類型，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昭明、清白、皎光這 3 種鏡銘。它們出現在每

面銅鏡上的情形可能因為減字、減句、減筆、譌字、代字等現象27而微有出

入，但背後當有個完整版的依據範本，經學者整理完整文字如下： 

（一）昭明銘28 

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雍塞而不泄。 

（二）清白銘 

絜清白而事君，怨陰驩之弇明，煥玄錫之流澤，志（恐）疏遠而

日忘，慎靡美之窮皚，外承歡之可說，慕窈窕之靈泉（景），願

永思而毋絕。 

                                                                                                                            
歡，樂已茂，固常然。」又稱為「宜酒食」銘，主要搭配草葉紋，僅零星出現於連弧紋鏡。 

23 這類銅鏡的書體非篆非隸，同一個字，或圓體或方體，而有不同寫法。林素清先生認為可

視為繆篆體。詳見林素清：〈兩漢鏡銘初探〉，頁 337。 
24 一般銅華鏡為七言體，但曾出土句中加入兮字者，有如「清□銅華兮以為鏡，昭□衣服□

觀容貌。絲組□遝兮以為信，精光兮宜佳人。」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出土銅鏡圖錄》

（北京：文物，1960 年）。 
25 鏡銘為「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生於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

視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國大寧，子孫益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發掘

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年）。 
26 鏡銘為「君忘忘而失志兮，舜使心臾者。臾不可盡兮，心污（紆）結而獨愁。明知非不可

久處，志所驩，不能已。」李學勤〈重論阿富汗席巴爾甘出土的漢鏡〉，《史學新論》（鄭

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 
27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指出「多數昭明鏡都有減字、減句、減筆、譌字、代

字等現象，可見當時對鏡銘的完整性並無嚴格要求。」，頁 68。 
28 昭明鏡銘究竟是獨立一篇，或是與清白鏡銘合併方為完整一篇，學界有不同看法，倘若根

據年代較早的蟠螭紋鏡，分別有獨立搭配昭明銘與清白銘者，因此本文將之視為獨立鏡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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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皎光銘 

如皎光而耀美，挾佳都而承間，懷懽察而性寧，志（爰）存神而

不遷，得并觀而不棄，精昭折而伴君。 

它們和一般更為常見的三言、四言、七言體漢鏡銘不太相同，多數漢鏡銘

為吉祥祝頌之辭：富貴、高官、親人健康、多子多孫，都是淺顯易懂的庶

民願望，而辭賦體鏡銘卻不是典型的吉語，「清白銘」（圖 1）帶有傷感之情，

「昭明銘」（圖 2）則語意令人費解；另一方面，兩者的風格也不同，三言、

四言或數量最多的七言體鏡銘，結構重複（如「日有熹，月有富」）以及句

句押韻的節奏型態，體現民間歌謠的通俗色彩，可是六言辭賦卻具有雅文

學的艱深、修飾特質。因此，本文嘗試解讀辭賦體鏡銘，進而探討這樣的

銅鏡為什麼在那個時期興起？又為什麼衰落？ 

二、辭賦體鏡銘的研究成果討論 

昭明、清白、皎光這 3 種鏡銘，由於是六字的辭賦之體，容易讓人聯

想到楚辭或漢賦，清代孫星衍（1753-1818）《續古文苑》輯錄一段清白加昭

明之鏡銘後注：「其文體似楚騷。」29吳闓生（1877-1950）迻錄清白鏡時亦

箋注：「尚有楚辭遺意」。30後來也有許多銅鏡研究的篇章都提及辭賦體鏡銘

和楚辭有關，但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具體關聯呢？日本學者駒井和愛《中國

古鏡の研究》以獨立一節〈鏡鑑銘文と楚辭文學〉來探討，闡述得比較完

整。她梳理出《楚辭》中與鏡銘相關的詞彙，例如清白銘之「絜清白而事

君」，近乎〈離騷〉「伏清白以死直兮」、〈橘頌〉「精色內白，類可任兮」；

而昭明銘「光輝象夫日月」，宛然屈原〈九歌•雲中君〉、〈九章•涉江〉中

「與日月兮齊光」，宋玉〈九辯〉「彼日月之照明兮」，認為這類銅鏡產生於

同情屈原遭遇，愛唱《離騷章句》的地方。31這樣的理解持續了相當長的時

間，林素清先生表示： 

西漢中、晚葉最常見的鏡銘有昭明鏡、精白鏡，皆藉鏡之潔淨光

明為喻，說明忠君與堅貞之志，與《楚辭》句型、詞彙十分相似，

無疑是受到楚國文學的影響。32 

                                                   
29 ［清］孫星衍（1753-1818）：《續古文苑》卷 14，「石刻史料新編」第 4 輯（臺北：新文豐，

2006 年），頁 213。 
30 吳闓生：《吉金文錄•金附》（北京：中國書店，2009 年），頁 5。 
31 駒井和愛：《中國古鏡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 年），頁 17-27。 
32 林素清：〈兩漢鏡銘所見吉語研究〉，《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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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鏡銘集釋》也持類似見解，33這幾位學者都從《楚辭》句型、詞彙中

尋找線索，認為昭明、清白鏡的形式、內容由楚辭而來，表達忠臣情志，

也就是《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所言：「此忠臣節士，立心明義，無以自發，

作此鏡以示意者也。」34 
汪春泓先生對此提出質疑，他認為西漢前期「忠」還不是忠君觀念，

若出現忠君主題之鏡銘，且滲透到世人日常生活用品，似乎不符史實。35本

文也認為鏡銘內容應非君臣間的忠愛情志。西漢中期楚辭盛行確是事實，

武帝在位前後，有嚴忌〈哀時命〉、董仲舒〈士不遇賦〉、東方朔〈答客難〉、

司馬遷〈悲士不遇賦〉等作品相繼出現；而史書也記載朱買臣、九江被公

因嫻熟「楚辭」而受武帝、宣帝賞識。36文人擬騷以及皇帝好「楚辭」這兩

件事的同時出現，在表面上共同形成一種楚辭廣為流行的現象。然而，「楚

辭流行」這個現象所代表的意義可能是複雜多面向的，宣帝「徵能為楚辭

九江被公，召見誦讀」，是欣賞「楚辭」韻律性的美感；東方朔、司馬遷等

漢代士人作〈七諫〉、〈悲士不遇賦〉則是對於屈原忠而被謗、信而見疑的

遭遇深有共鳴，37二者成因與意義並不相同。同情忠貞之士因受譖而疏遠，

推崇屈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終究是少數深刻自覺的知識階層的感慨，

並非游獵享樂的上層貴族或是一般平民百姓普遍感受而認同的。假如昭明

鏡、清白鏡表達的是以屈原為典範的忠貞情志，是否能廣為流行，成為西

漢中晚期相當普遍的銅鏡類型，筆者是存疑的。 
另一方面，昭明鏡「心忽揚而願忠」，清白鏡「絜清白而事君」解為忠

君堅貞之義雖然約略說得通，但是上下文通篇看來又似乎不是那麼合理圓

融，至於最後兩句「慕窈窕之靈景（影），願永思而毋絕」更與屈原作品的

精神有間。屈原作品的基調在於堅持理想，「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

頷亦何傷？」（〈離騷〉）他並不汲汲渴求君王眷顧，「好修」38的他本身才是

                                                                                                                            
1991 年），頁 166。 

33 中國古鏡の研究班：〈前漢鏡銘集釋〉，《東方學報》第 84 冊（2009 年 3 月），頁 144。該

文認為昭明鏡銘表達的是忠臣節士，得不到重視，失意和不滿的含義。 
34 ［清］錢坫（1741-1806）：《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卷 1，收於許東方編：《金石叢刊》初

編（一）（臺北：信誼書局，1976 年），頁 388。 
35 汪春泓：〈從銅鏡銘文蠡測漢代詩學〉，《文學遺產》2004 年第 3 期，頁 20-25。 
36 《史記•酷吏列傳》：「（朱）買臣以楚辭與（嚴）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

《漢書•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

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37 詳參拙著《漢代楚辭學研究——知識主體的心靈鏡像》（臺北：花木蘭，2002 年），頁 17-19。 
38 姜亮夫曰：「凡言好修者五，前修、姱修者再，而特發端於此，此一篇之指要也。」見氏

著：《屈原賦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78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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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愛慕的美好化身；至於他求女的對象，幾乎都是無禮或佻巧的負面形

象。1979 年遼寧彩嵐鳥桓墓葬出土一枚漢代銅鏡，鏡銘為： 

恐浮雲兮蔽白日，复清美兮冥素質，行精白兮光遠明，謗言眾兮

有何傷。39 

這則鏡銘就非常契應屈原忠而被謗，依然堅持美質，追求好修的情操。但

是此款銅鏡也就僅此一例，可能是某個士大夫知識份子有感而作，並未普

及流行。至於清白鏡銘「慕窈窕之靈景，願永思而毋絕」表現出婉曲依戀

的姿態，並不愜合屈賦本身之精神，亦未類同漢代楚辭學的不遇牢騷。 
近幾年陸續有幾位中、日學者開始注意到這些鏡銘，對其主旨提出不

同的詮釋，汪春泓先生認為昭明鏡銘文乃是西漢精氣思想的體現，他引用

陸賈《新書•道德說》：「光輝謂之明」及《淮南子•原道訓》：「氣不當其

所充而用之則泄」對照昭明鏡銘，主張「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

的「明」、「光輝」是指人的心理與生理狀態，生命力飽滿，而且智慧優裕；

「壅塞而不泄」則是養生須防氣泄。40這樣的看法頗有啟發性，它將鏡銘的

詮釋脈絡從楚辭的文體源流，擴大到西漢中期的修身與養生思想。然而，

汪文視為鏡銘核心的固精養生意識，立論依據主要在「壅塞而不泄」這句

銘文，可是 2008 年岡村秀典〈前漢鏡銘の研究〉及古鏡研究班共同發表的

〈前漢鏡銘集釋〉41對於昭明鏡銘的文字找出新的線索，他們整理昭明鏡，

發現早期搭配蟠螭紋的鏡銘不是「泄」字而是「徹」字，這種「徹」字昭

明鏡出現於武帝之前，後來常見搭配連弧紋的昭明鏡則是避武帝名諱而修

改為「泄」字。這個新發現使得汪文的說法受到挑戰，需要重新商榷。42 
石川三佐男〈「蟠螭紋精白鏡」銘文和《楚辭》〉43主要依據一種外圓內

方的蟠螭紋博局鏡，中間方欄內刻昭明銘，外緣圈帶刻清白銘，博局紋周

                                                   
39 引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簡帛金石資料庫」林素清：《漢代鏡銘集錄》：1707: B-576-3.精
白鏡 28 西漢。http://saturn.ihp.sinica.edu.tw/cgi-bin/hangais，上網時間 2013 年 10 月 25 日。 

40 汪春泓：〈從銅鏡銘文蠡測漢代詩學〉，《文學遺產》2004 年第 3 期，頁 20-25。 
41 岡村秀典：〈前漢鏡銘の研究〉，《東方學報》第 84 冊（2009 年 3 月），頁 26。中國古鏡の

研究班：〈前漢鏡銘集釋〉，《東方學報》第 84 冊（2009 年 3 月），頁 143-144。 
42 除了泄、徹的文字問題，該文解釋「不泄」時在《史記》中找到兩處不泄的句例：「（周）

仁為人陰重不泄。」（《史記•萬石張叔列傳》）「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史

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索隱》引孔文祥曰：「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不過在《史記》

兩例的語意脈絡中，不泄就是不多說話的意思，周仁懂醫術而口風緊，因此深受景帝信任；

驃騎將軍霍去病驍勇善戰之餘也因為「質重少言」而受到武帝賞識，與氣的不泄或是養生

觀念，似無顯著關係。 
43 石川三佐男：〈「蟠螭紋精白鏡」銘文和《楚辭》〉，《東方宗教》108 號（2006 年 10 月），

頁 21-44。該文有中譯，石川三佐男著，陳鈺譯：〈「蟠螭紋精白鏡」銘文和《楚辭》〉，《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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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還佈滿飛禽、雲氣紋等。石川教授將銅鏡界定為喪葬用品，以洛陽卜千

秋墓出土時，墓主頭部放著蟠螭鏡、昭明鏡，而壁上畫著墓主夫婦魂魄乘

著飛禽升往天界為證，認為蟠螭鏡、昭明鏡乃是輔助升天的神器；並認為

鏡銘「壅塞」指的是魂與魄，即陽氣（君）與陰氣（臣）的關係，「事君、

疏遠」等是主人公向天空諸神哀訴以感動諸神，達到升天的目的。 
漢人確實常將銅鏡放於棺中墓主頭部，卜千秋墓並非特例。但是銅鏡

在漢代墓葬中有兩種位置，一種在棺木中，尤其是頭部，例如河北定縣 40
號西漢墓，它是出土金縷玉匣的諸侯王大型墓，棺內墓主頭部上下左右各

置銅鏡一件，其鏡種包含昭明鏡與清白鏡。44還有揚州平山養殖場一號西漢

墓，出土一件漆面罩，「罩內盝頂頂部中心有銅鏡一面，兩側馬蹄狀氣孔上

部各有銅鏡一面。」45為什麼要將銅鏡放在頭部呢？據王鋒鈞引用《風俗通》

引《周禮》曰：「魍魎好食亡者肝腦」。《七國考》卷十引《博物志》：「蝹在

地下食死人之腦。」他主張銅鏡是防止魍魎、蝹的鎮墓之物。46銅鏡放於頭

部可能是為了防止妖祟食腦，但銅鏡並不是喪葬專用的明器，它也是日常

用品，其於漢墓中另一常見位置就是放在鏡奩內，例如滿城漢墓的昭明鏡

是放在後室的漆奩裡，47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女巽墓，出土 3 面銅鏡，分別是草

葉紋、四魑紋、素面，都是放在側室的奩盒內。48馬王堆漢墓出土之銅鏡還

裝於繡絹鏡衣內，由織品保護包裹，這些銅鏡就像墓主在世時候一般，妥

善收納在鏡奩裡，有些旁邊還有笄、眉筆、鑷等妝容器具。49而在鏡種上，

同樣都是昭明鏡，定縣 40 號西漢墓放在墓主頭部，滿城漢墓則放在鏡奩內，

所以若說鏡銘「壅塞」二字是形容魂與魄，可能稍嫌牽強。 
李零〈讀梁鑒藏鏡四篇—說漢鏡銘文中的女性賦體詩〉50一文則主張「納

清質」鏡（即重圈昭明清白鏡）、「姚皎光」鏡、「君忘忘而失志兮」鏡、「君

行有日」鏡 4 篇都是表達婦女哀怨之辭，認為鏡銘說話者是對鏡鑑容的女

                                                                                                                            
夢學刊》第 29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48-56。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 40 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第 8 期，頁 3。 
45 揚州博物館：〈揚州平山養殖場漢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 年第 1 期，頁 28。 
46 王鋒鈞：〈中國古代銅鏡隨葬的意義〉，《故宮文物月刊》第 19 卷第 8 期（2001 年 11 月），

頁 112。 
47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頁 31。 
48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咸家湖西漢曹 墓〉，《文物》1979 年第 3 期，頁 4。 
49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上

冊，頁 149-150，234-236，341-345。漢墓奩內物品又可參劉芳芳：〈戰國秦漢漆奩內盛物

品探析〉，《文物世界》2013 年第 2 期，頁 24-30。另外〈急就篇〉曰：「鏡奩 比各異工，

芬薰脂粉膏澤筒。」可以看出物以類聚。 
50 李零：〈讀梁鑒藏鏡四篇─說漢鏡銘文中的女性賦體詩〉，《中國文化》35 期（2012 年 5
月），頁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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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說話對象是她所愛之人。該文對鏡銘文字之校釋，或是整體主題之詮

釋，均有突破性的見解，本文也認同鏡銘字裡行間流露思念之意。然而，

該文對於內容情境的詮釋有些生硬，尤其是皎光鏡，解為兩人賞月，雖然

對方對自己百般挑剔怨恨，仍願攜手白頭，如月亮永遠相伴。句意的推衍

轉折似乎有違常理，而且多數漢鏡銘都與鏡之主題相關，此四篇若純粹為

婦女哀怨之辭，工匠為何會取之鑄於鏡背作為銘文呢？ 
《禮記•祭統》：「鼎有銘，銘者，自名也。」《文心雕龍》：「觀器必也

正名，審用貴乎盛德。」《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器銘一般都會

以器物本身的描寫為焦點。而綜觀漢鏡銘，不管是在辭賦體之前或是之後

普行的鏡銘，行文多環繞鏡之主題開展，如西漢早期的日光銘「見日之光，

天下大明」，東漢的銅鏡「吾作明鏡，幽湅三商。……」「漢有善銅出丹陽，

雜以銀錫清而明。……」都與詠鏡密不可分。因此本文認為昭明、清白、

皎光這三篇辭賦體鏡銘應該還原到「詠鏡」焦點作為詮釋的起點。類似的

看法西田守夫先生也曾提過，但是他只簡單陳述「說起精白鏡的銘文，是

鏡賦，不能回頭的悲賦」，51並沒有詳盡的說明，因此本文也許仍有發揮空

間，以下就銘文內容具體加以闡述。 

三、辭賦體鏡銘讀解 

昭明鏡、清白鏡、皎光鏡這 3 種鏡銘開篇都是摹寫銅鏡。昭明鏡銘「內

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描繪鏡子質地清澈而昭顯光明，《說文》：「鏡：

景也。」《釋名・釋首飾》：「鏡，景也，言有光景也。」鏡子本身是圓形，

反射日光時就好像太陽、月亮閃耀光輝。而目前出土最早的鏡子是齊家文

化的「七角星紋鏡」（圖 5），其圖像線條的含意正是模仿太陽。連弧紋鏡環

繞成圈的凹面弧線，也同樣是喻示太陽光芒。王綱懷歸納西漢銘文鏡有蟠

螭紋、草葉紋等 6 種紋樣，52而六種之中有一共同的銘文─「見日之光，

天下大明」，可說是銅鏡的母題。53昭明鏡這兩句銘文乃上承銅鏡傳統，強

調鏡的光明特質。 
清白鏡銘「絜清白而事君，怨陰驩之弇明，微玄錫之流澤，志（恐）

疏遠而日忘。」表示這個銅鏡鏡面潔白清澈。出土的古代銅鏡在色澤上分

為兩種，譚德睿指出： 

                                                   
51 西田守夫：〈漢鏡銘補釋〉，《Museum：東京囯立博物館美術誌》第 158 號，頁 31。 
52 王綱懷：〈西漢銘文鏡〉，收錄於氏著：《止水集——王綱懷銅鏡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48。 
53 孫克讓：〈西漢鏡銘與古詩歌〉，《中國文物報》2011 年 5 月 25 日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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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黑漆古」（blackmirror）、「水銀沁」（whitemirror；又稱水

銀青、水銀古、水銀包漿），原為骨董商的行話，是指銅鏡表面

既無鑄鏡錫青銅的本色（黃白色），又不生銅銹，而呈黑亮或白

亮狀態。「黑漆古」銅鏡鏡面猶如漆器般烏黑發亮，「水銀沁」銅

鏡鏡面則如一泓清水，白亮如銀，光可鑒人。54 

清白鏡銘形容水銀沁這類的銅鏡，強調其潔淨白亮，後半句「事君」的「君」

並非君王，而是像馬王堆漢墓所出土寫有「君幸食」的漆盤（圖 6），意指

器物的主人。「怨陰驩之弇明」描寫銅器有時會暗沉或生鏽，遮蔽覆蓋原來

應有的明亮。「煥玄錫之流澤」這句為孫星衍所釋，但首字字形頗有疑義，

後來學者或釋為「作、彶、彼」等，55鵬宇〈釋漢代鏡銘中的「微」字〉考

訂五十多面清白鏡，主張這句應是「微玄錫之流澤」，56應為可信。至於「玄

錫」，《淮南子•脩務訓》記載：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

微毫，可得而察。57 

「玄錫」即磨鏡藥，「粉以玄錫」，可使銅鏡展現光澤，上海博物館與上海

材料研究所合作，運用科學儀器檢測分析，並參照古文獻中鳳毛麟角的模

糊記載，仿其成份調配，塗抹於青銅鏡面，持羊毛氈摩擦，鏡面果然由黃

色變為白亮色。58整句意謂當鏡子被陰驩弇明，又沒有玄錫使之散發光澤；

此時不免憂慮被疏遠而日漸遺忘。 
「慎靡美之窮皚」又作「懷靡美之窮澧」，李零指出「窮澧」乃躬體，

即身體。59在這個句子中，釋為「慎」或「懷」，「窮皚」或「躬體」在通篇

理解上沒有太大歧異，都是銅鏡懷著美好的品質，愛惜自己的美好皚白。「慎

靡美之窮皚，外承歡之可說」，可以理解為描寫銅鏡正面、背面，或是鏡奩

內、外的情形。由於漢鏡無握柄，使用時是用繩子穿過紐座，以手持握，

                                                   
54 譚德睿：〈古銅鏡千年不銹之謎〉，《科學月刊》261 期（1991 年 9 月），引用全文資料庫版

http://210.60.224.4/ct/content/1991/00090261/0012.htm，上網時間 2013 年 8 月 25 日。 
55 《歷代銅鏡紋飾》第 36 面釋為「作」，〈前漢鏡銘集釋〉釋為「彶」（《東方學報》84 期，

頁 144），李零〈讀梁鑒藏鏡四篇—說漢鏡銘文中的女性賦體詩〉釋為「彼」（《中國文化》

35 期，頁 31）。 
56 鵬宇：〈釋漢代鏡銘中的「微」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2
年 7 月 3 日發布，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896，上網時間 2013
年 9 月 10 日。 

57 劉安編，高誘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下冊，頁 1339。 
58 詳參譚德睿：〈古銅鏡千年不銹之謎〉。 
59 李零：〈讀梁鑒藏鏡四篇─說漢鏡銘文中的女性賦體詩〉，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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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固定在木架上，晉代顧愷之「女史箴圖」（圖 7）所繪之照鏡方式當與

漢代貴族用鏡的情況相去不遠。當梳髮理容完畢，銅鏡被收藏放入奩盒內，

背面向上，所以每一次收納時就會看到上面的紋飾或銘文。這兩句可以說

是銅鏡正面有潔白的鏡面，外有令人欣喜歡悅（說同悅）的圖案；或者是

在漆奩內被謹慎地用繡絹包裹著，拿出來則照映主人姿容而令其歡悅，這

都合乎鏡銘字句與漢人使用情形。最後兩句「慕窈窕之靈景，願永思而毋

絕。」從銅鏡的角度來想像，擬人刻畫鏡子愛慕主人窈窕的身影，希望長

久被記掛而緣分不斷絕，不被遮掩、遺忘於奩盒內。 
皎光鏡銘的前半部內容亦相近，「如皎光而燿美」一作「姚晈光而曜

美」，描寫銅鏡的明亮，宛如皎潔的日月閃耀美麗光采，「挾佳都而承間」

的「都」字用以表示美好，這特殊字義在辭賦中有不少前例，60整句意指銅

鏡秉持其美麗姣好陪伴主人的空閒時光。末兩句「得并觀而不棄，精昭折

而伴君」的「招折」據西田守夫補釋，「折」當是「晰」之假借，即《說文》

「皙，昭明也，從日折聲。」班婕妤〈擣素賦〉：「煥若荷華之昭皙」。61張

純〈泰山刻石文〉、祖沖之〈辯戴法興難新厤〉也有這個詞彙。62「精昭折」

形容銅鏡清澈昭然明晰。鏡子被拿來觀照而不被忘棄，也以清晰明亮回饋

主人。 
貫串這三篇鏡銘的主題正是「詠鏡」。銘文以「清質……昭明」、「光輝

象夫日月」、「絜清白……流澤」、「慎靡美之窮皚」、「如皎光而燿美」等句

反覆而精細地描寫銅鏡物態，這是賦的鋪陳手法，從質地、色彩、亮度等

層面著墨，講究「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

（《文心雕龍•詮賦》），所以西漢辭賦體的鏡銘用字遣詞上比起東漢「尚方

作鏡真大好」之類的鏡銘來說纖巧多了，體現繁複雕琢、雅緻精工的美感。 
賦體從荀子五賦開始，就以體物見長，詳細體察一物之物貌、質地、

功能，以精巧的語言充分展現其特質與價值，「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文

心雕龍•詮賦》）。然而，理想的辭賦體物書寫，不滿足於客體化的物態臨

                                                   
60 「都」字在《說文》的解釋為「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从邑者聲。周禮：距國五百里為都。」

但是在辭賦中，「都」除了作為都城，還有另一個字義，如〈九章・悲回風〉：「惟佳人之

永都兮」，〈九辯〉：「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大招〉：「朱唇皓齒，嫭以姱

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上林賦〉：「若夫青琴虙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美

人賦〉：「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這些例子中，「都」字皆表示美麗的意思。 
61 西田守夫：〈漢鏡銘補釋〉，《Museum：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誌》158 號（1964 年 5 月），

頁 34。 
62 張純〈泰山刻石文〉：「又其十卷，皆不昭皙。」祖沖之〈辯戴法興難新厤〉：「事驗昭皙，

豈得信古而疑今。」分見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 12，
頁 534。《全齊文》卷 16，頁 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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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而會將「物」連結到「人」─一方面是物的擁有者、使用者或經驗

者（觀者、聽者等），二方面是文的預期讀者，進行一種相互指涉的描寫，

「悟物託事，推況於人」（孔臧〈蓼蟲賦〉），「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文

心雕龍•物色》）。這是最能見出作者高下之處，倘若只是把物作為客體對

象加以描寫，對於讀者來說，再精細的描寫，物終究是身外之物，於主體

而言只是過眼文字。是故鄒陽〈酒賦〉：「嗟同物而異昧，歎殊才而共侍。」

路喬如〈鶴賦〉：「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63便將所詠之物與當下

遊賞的梁孝王與諸賦家的人物情境相互扣連。這些鏡銘亦然，摹寫銅鏡物

態的同時，將銅鏡與使用者連結，照鏡之人看著銅鏡，也在鏡中反照自身，

於是鏡中的那個影像彷彿也就是「絜清白而事君」所形容的對象。這裡汪

春泓說得不錯：「假如持鏡者是女子，主語就是鏡子的女主人，……假如持

鏡者是男子，主語就是銅鏡。」64當持鏡的是女子，「如皎光而耀美」的是

銅鏡，也是對鏡照容的這個女子，「恐疏遠而日忘」的憂慮，「願永思而毋

絕」的期待，既是描寫銅鏡，同時也隱隱暗示銅鏡女主人的情意感受。假

如持鏡者是男子，則發揮移情作用，銅鏡就扮演著事君的角色，像宛轉依

人的婢女服侍主人。 
昭明銘後兩句語意晦澀，多數學者釋文為「心忽揚而願忠，然雍塞而

不泄」，然而東延〈昭明鏡銘文中的「忽穆」〉提出新解，主張第 3 字並非

「揚」字（圖 8），當為「穆」字，「忽穆」，即〈鵩鳥賦〉「『沕穆』無窮兮，

胡可勝言」，《淮南子•原道》：「『物穆』無窮，變無形像」，《說苑•指武》：

「『肳穆』無窮，變無形像」，其意則如顏師古注《漢書•賈誼傳》所言：「沕

穆，深微貌。」65本文從其說。三處文獻「沕穆∕物穆∕肳穆」之後都是接

著「無窮」二字，這裡應可理解為描述心意深微而無窮無盡。至於「願

忠」，66「願忠」二字連用者，秦漢文獻中僅見於宋玉〈九辯〉「君棄遠而不

察兮，雖願忠其焉得？」乍看表示欲效忠國君而不可得，但通讀全篇，這

兩句的意思也就是〈九辯〉前文一再強調「願一見兮道余意」、「願一見而

有明」，形容自己想忠實地表露心意卻不得見。而在秦漢典籍中，「忠」字

                                                   
63 葛洪《西京雜記》卷 4 載：「梁孝王遊忘憂館，令諸遊士做賦。枚乘、羊勝、公孫詭、公

孫乘、鄒陽各有所做。路喬如作〈鶴賦〉，與枚乘各得絹五匹。」 
64 汪春泓：〈從銅鏡銘文蠡測漢代詩學〉，頁 24。 
65 東延：〈昭明鏡銘文中的「忽穆」〉，《文史》第 1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06。
按：李零、孔祥星的論文提到東延即是裘錫圭先生。 

66 銅鏡上的「願」是一古字，李零根據其長期研究簡帛的釋讀經驗，認為「願」字不是《說

文解字》頁部的「願，顛頂也。」「大頭也。」而是心部的「愿」，釋為「謹也。」詳見李

零：〈讀梁鑒藏鏡四篇—說漢鏡銘文中的女性賦體詩〉，《中國文化》35 期（2012 年 5 月），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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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與「信」字相連，都是「實」之義，盡心不欺，昭明鏡銘有「心忽揚

而願忠」，銅華鏡銘也有一句「絲組雜遝以為信」，忠字有如實呈現的意味：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禮記•聘義》）67 

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春秋繁露•天地之

行》）68 

面對明鏡，「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淮南子•原道訓》），照鏡者願意瑕不掩

瑜、瑜不掩瑕的暴顯其形，如實地看到自己，希望心中所屬的那個人也看

得到這樣的自己。末句「然雍塞而不泄（徹）」，不徹為不盡之意，因此這

兩句放在整篇的情境理解，意為心事千端萬緒卻壅塞於懷，無法淋漓盡致

地表露。 
3 組鏡銘「悟物託事，推況於人」的過程中，多轉化為愛情的隱喻，表

達鏡子的使用者照鑑映容之際，繁複心緒亦隨之翻騰，惦掛起所思之人，

期待、思念、憂慮瀰漫字裡行間。而或許是「女為悅己者容」的慣性思維

使然，這樣的鏡銘很容易讓人推斷發聲角色為女性，表達她對鏡時以鏡自

擬，思緒壅塞滿心卻難以言說，無處表露，成就一種淒美的愛情想像。 
皎光鏡銘「懷懽察而性寧，志存神而不遷」則開展出與鏡相關的另一

個主題：精神的觀察與凝定。在漢代社會，貴族過得奢華享樂，耳聽管絃，

口啖佳餚，卻又認為「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

搖盪精神」，69精神氣志的搖盪將會造成邪氣入侵，「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

散而邪氣及」，70進而帶來疾病，「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71

《淮南子•原道訓》： 

夫建鐘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

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

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

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

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67 《禮記•聘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第 5 冊，頁 1031。 
68 董仲舒著，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459。 
69 劉安編，高誘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中冊，〈本經訓〉，

頁 598。 
70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1997 年）卷 65，〈東方朔傳〉，頁 2852。 
71 嚴忌〈哀時命〉，《楚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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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

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72 

物質的放縱享樂，帶來心靈空虛與身體耗損，所以皎光鏡銘「懷懽察而性

寧，志存神而不遷」乃是養生觀念下的勉勵祝頌之語。「察」字可作兩種解

讀，一是察視，照鏡宛然是一種日常的自我檢查，察看自己的精神氣志，

究竟是「靜而日充以壯」，或是「躁而日耗以老」。73二是潔白純淨，如〈漁

父〉「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兩種解釋放入這個語句都可說

得通。至於「志」，顯然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志向抱負，《新語•懷慮》曰： 

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流於外。……心佚情散，

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

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

志定心平，血脈乃彊。74 

在這段文字中，「志不於外」、「志定心平」是健康的表徵，代表一個人血脈

強、壽命長，所以鏡銘中的「志存神而不遷」應可理解為養蓄精神讓神、

志凝定不遷，如此則可健康長壽。漢鏡銘有一則為： 

湅石華，勿之菁，見上下，知人情。心志得，樂長生，內而光，

明而清。75 

從這些鏡銘，可以看出當時攬鏡自照的功能，不僅是束髮正冠，或是梳妝

飾容，還從鏡中「見上下，知人情」，後半段寫心志得則可長壽，且能由內

在煥發出光采清朗的精神氣色，表示照鏡可由容貌氣色察視自己性、志、

精、神等方面是否寧靜充滿。鑄刻在銅鏡上的「內而光，明而清」，原本是

用來形容銅鏡的語彙，這裡巧妙地雙關指涉明鏡以及照鏡者，而且意義傾

向後者，乃照鏡者身心修養的自我期許。「自然氣化的身體觀」在秦、漢相

當流行，且在《管子》中已可看出思想走向，76（《管子•心術下》： 

                                                   
72 劉安編，高誘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上冊，〈原道訓〉，

頁 69。 
73 語出《文子•守弱》：「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

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淮南子•原道訓》亦載：「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

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俯仰。」 
74 陸賈著，王利器校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29，139。 
75 鏡銘引自林素清〈兩漢鏡銘所見吉語研究〉，此銅鏡見於《湖南出土銅鏡圖錄》圖 63，《故

宮銅鏡選粹》圖 18。 
76 楊儒賓先生指出先秦儒家的身體觀可分成三種原型：禮義的身體觀、心氣化的身體觀、自

然氣化的身體觀，後者在秦、漢之後蔚為大宗。見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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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者，身之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 

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77 

氣的持養是否「充」而「美」影響了心，而心的狀態又可見於形容顏色。

因此，照鏡所照的不只是「形容」，可能還包括了「心容」。78以耀美的銅鏡

自照，希望自己也是光明、充美、昭皙。 

四、辭賦體連弧銘帶鏡的興衰與時代美學風尚 

綜上所述，辭賦體這一系列鏡銘，本質上是以鏡為主題撰寫一篇短賦，

鑄刻在銅鏡背面作為裝飾。其內容承繼銅鏡擬日傳統，強調光明耀美，進

而延伸出兩種文化意涵，一是以鏡比人的愛情隱喻，二是鑒察心容的養生

觀念。 
而 3 種銘文的實際運用情形，昭明、清白鏡銘流行程度高，《洛陽西郊

漢墓》整理兩漢墓葬 217 座，出土漢鏡 175 面，昭明鏡有 41 面；《洛陽燒

溝漢墓》整理兩漢墓葬 225 座，出土漢鏡 118 面，昭明鏡有 24 面，《長安

漢鏡》統計昭明鏡佔同時漢墓出土銅鏡總數比例的四分之一，僅次於日光

鏡。清白鏡的數量雖不及昭明鏡，但也相當可觀。至於皎光鏡銘，出現的

時間比昭明銘、清白銘略晚，79數量相對上也稀少許多，傳世及出土總量估

計在一、二十面以內。而這一系列的鏡銘，發源地很可能是長安，楊平表示： 

清白連弧紋鏡，主要流行於陝豫兩地，其鏡銘內容與布局較相

似，均為變形篆體。從其出土數量看，陝多於豫，此鏡的出產地

估計為陝西關中。 

昭明重圈銘帶鏡，主要出土於陝、豫、蜀、湘地區，……此鏡陝

西出土數量比其他諸地要多，銘文內容亦更豐富。此鏡出產地有

可能為陝西關中一帶，外地此行估計均為陝鏡流傳而至。80 

漢代銅鏡的流傳快速而廣泛，常見樣式如日光鏡、昭明鏡，各地皆有出土，

根源地並不易確定，但清白鏡、昭明重圈鏡依數量、樣式種類，可約略推

測這種銅鏡以陝西關中一帶為中心，開始流行擴散。 

                                                                                                                            
文哲所，1996 年），頁 82。 

77 黎翔鳳校注：《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中冊，頁 778，783。 
78 「心容」語出《荀子•解蔽》。 
79 岡村秀典將昭明、清白鏡銘歸於西漢第 2 期，皎光鏡銘則歸於西漢第 3 期。見岡村秀典：

〈前漢鏡銘の研究〉，《東方學報》第 84 冊（2009 年 3 月）。 
80 楊平：〈陝西漢鏡銘文研究〉，《文博》1994 年第 3 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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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時間、地點線索恰好可以說明為什麼漢代鏡銘由初期三言、四

言的形式轉而出現辭賦體。目前昭明鏡確切的年代證據有二：一是江蘇邗

江胡場五號漢墓，該墓出土之木牘載明墓主葬於 47 年，81而厲王 47 年即本

始 3 年（西元前 72 年），二是定縣 40 號墓，墓中出土竹簡有《六安王朝五

鳳 2 年（西元前 57 年）正月起居記》。82漢宣帝即位（西元前 74 年）不久

已經出現重圈昭明鏡，之前又有蟠螭紋搭配昭明銘、清白銘的銅鏡款式，

所以辭賦體銘文極可能出現於武帝時期，在昭、宣時期流行，而武帝、宣

帝正是辭賦愛好者，在他們的獎掖提倡之下，文士「日月獻納、時時間作」

（〈兩都賦序〉），奏賦風氣興盛。另一方面，就銅鏡的發展歷程來說，武帝

時期銅鏡紋飾逐漸擺脫戰國流行的圖案款式，轉而以銘文作為重要裝飾，

既然文字成為裝飾的主體，對於文句的需求與期待就會相應提高。因此，

一種或數種精緻鏡銘的產生，似乎是銅鏡款式發展上必然的趨勢。也許可

以推測，這種鏡銘的設計來自貴族階層對於銅鏡款式改良或求新的需求，

而當時漢賦的流行，促成鏡銘由原本的三言、四言體，轉而選用六言的文

體形式，昭明、清白、皎光這些鏡銘可能出自宮廷文人或是某些文化素養

較高的貴族，也就是「日月獻納、時時間作」的辭賦作者群。 
但是關於題材，也許還有另一項時代風氣值得被考量進去，亦即長安

的通俗音樂風氣。史書記載： 

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

曰：「民閒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

「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

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

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

瑟自此起。（《史記•孝武本紀》）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

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

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

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

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漢書•禮樂志》） 

                                                   
81 揚州博物館、邗江縣圖書館：〈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文物》1981 年 11 期。黃盛璋：

〈邢江胡場漢墓所謂「文告牘」與告地策謎再揭〉，《文博》1996 年第 5 期，頁 54。 
82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

縣 40 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 年第 8 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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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

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

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漢武帝在滅南越之後，受其音樂吸引，祭祀泰一、后土時也開始用樂舞，

使用的音樂被認為是靡靡之音，之後朝廷開始流行這樣的音樂，不論官方

掌樂之樂府部門，或是妃嬪們所居住之掖庭，皆盛行所謂「鄭聲、淫樂」。

《漢書•杜延年傳》：「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宣帝從小耳濡目染

這種音樂風格，所以他熟諳世俗皆以此愉悅耳目。這類音樂指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雖然無法確鑿指認，但是根據上述文獻，五十弦過於悲傷，泰帝

遂改為二十五弦，因此二十五弦應當也是一種以悲哀為美的風格；而箜篌

據《釋名•釋樂器》解釋：「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

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

音，謂之淫樂也。」參照《詩經•鄭風》的內容，幾乎都是愛情題材，因

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武、昭、宣時期流傳於宮廷內外的歌曲，愛情題材的

可能性頗高，而且用箜篌之類的音樂來伴奏，風格偏於悲感，這些被類比

為鄭聲的淒美情歌，當時觸動人心，廣為流行。 
而且這樣的流行趨勢，不只出現於音樂。宣帝在位前後的西漢中晚期，

出土一些貴族使用的文物，也反映出這個時期的審美風尚，例如滿城西漢

中山靖王劉勝之妻竇綰墓所出的長信宮燈（圖 9），整體銅燈造型即是一個

女子優美的姿態，她身穿寬袖長衣，雙手執燈跽坐，正如鏡銘所描寫「如

皎光而耀美，挾佳都而承間（閒）」。漢代銅燈也有其他造型獨特的精品，

或是其他人像造型的燈具，但是最具情味，婉約動人者莫過於長信宮燈。

又如 1975 年北京市西南郊的大葆台漢墓出土的片狀玉舞人（圖 10），這件

玉舞人比起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舞人差異頗大，後者以鮮明的肢體角度展現

舞者的柔軟度，卻是野恣佻勁，大葆台漢墓的玉舞人則姿態柔美，別有一

種含蓄深邃的情感，觸動觀者內心幽微細膩的感思。更具代表性的是 2010
年 8 月西安南郊杜陵陵區出土的一對玉舞人（圖 11），西安博物院判斷為西

漢宣帝御用之物，其造型為一男一女相挽並立，這在漢代文物中相當罕見。

這些作品的時代恰好都在宣帝附近，相較漢代其他工藝品器物，它們不約

而同呈現出格外婉約綺靡的風格，雖然盜墓猖獗使得漢代文物散佚狀況嚴

重，因此其他時期是否完全沒有類似風格的文物是很難證明的，但是這根

據當時的音樂、銅器、玉器，仍某種程度地反映當時的審美情趣，也許可

以與鏡銘作一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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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皎光鏡，除了延續前兩組鏡銘的主題與表現手法，更蘊含了「志、

性、精、神」等概念。它反映這些愛好辭賦的用鏡族群另一面向的思想，

也就是在銅鏡銘文中表達知性的看法或自勉。這類銅鏡的數量較少，流通

程度不那麼高，但是銘文的意義卻豐富多元。當時還有幾面西漢銅鏡，透

露漢人對鏡之觀念： 

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生於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

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國大寧，子孫益昌。83 

湅冶銅華得其清，以之為鏡昭身刑，五色盡具正赤青，與君無亟

畢長生，如日月光兮。84 

在漢人觀念中，氣是宇宙根源，鏡子的創造也是聖人「取氣於五行」而成，

「五色盡具」，這幾則鏡銘一方面表述知識程度較高的階層對於器物根源與

用途的觀念；另一方面，它也預示出西漢晚期漢人對於銅鏡觀念的變化趨

勢，從「懷懽察而性寧，志存神而不遷」到「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視

玉容兮，辟去不祥。」光明、剛硬、五色盡具適可以辟去陰氣帶來的不祥，

使人健康長壽，因此辟邪的功能逐漸凌駕於審美情趣，成為被普遍接受的

銅鏡類型。另一方面，上面引文第二則是銅華鏡，它是繼昭明、清白、皎

光之後，另一款興起的連弧紋銘帶鏡，內容同樣以詠鏡為主，85但文體上不

採六言辭賦體，而新創七言體，其四三停頓、不帶虛詞的句式，輕快而琅

琅上口，因此很快就取代了辭賦體，成為王莽時期86直至東漢末年的鏡銘主

流文體。東漢有鏡銘寫道：「桼言之紀從鏡始」，87「桼言」即「七言」之假

                                                   
83 1951 年湖南長沙伍家嶺 211 號墓出土一面鎏金銅鏡，也刻有這組銘文，現藏於中國國家博

物館。 
84 引自中研院史語所「簡帛金石資料庫」林素清：《漢代鏡銘集錄》：692: A-698.銅華鏡 37F，
善齋鏡 1•85；小校 15•97。http://saturn.ihp.sinica.edu.tw/cgi-bin/hangais，上網時間 2013
年 10 月 1 日。 

85 銅華鏡除前引版本，還有幾組常見鏡銘：「湅冶銅華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延年益壽

去不羊，與天毋亟如日光。千萬歲，樂未央。」「清冶銅華以為鏡，昭察衣服觀容貌，絲

組雜遝以為信，清光乎宜佳人。」 
86 這裡所謂王莽時期包含新朝成立之前的攝政時期，有組鏡銘紀年為居攝元年——「居攝元

年自有真，家當大富糴常有陳，□之治吏為貴人，夫妻相喜日益親善」。 
87 如「桼言之紀從鏡始，蒼龍居左，白虎居右，長葆孫子宜君子。」（《小校》）「桼言之紀從

鏡始，長保二親和孫子，辟去不羊宜古市，從今以往樂乃始。」（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63 年第 2 期））引自中研院史語所「簡帛金石資料庫」《漢代鏡銘集錄》。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cgi-bin/hangais，上網時間 2013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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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表明七言這種文體正是從銅鏡而來，也許會修正文學史上七言詩始於

張衡〈四愁詩〉或曹丕〈燕歌行〉的說法，88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五、結論 

過去學界對於昭明鏡、清白鏡、皎光鏡這幾種鏡銘的主旨，曾提出四

種詮釋：（一）受楚辭影響，表達忠君堅貞（二）精氣說（三）魂魄升天說

（四）婦女哀怨之辭。本文從楚辭學的角度來看，認為鏡銘並不合於楚辭

基調，而且士大夫的不遇感慨應當不會普及成日常器物的銘文，因此忠君

堅貞之說恐未必然。魂魄升天思想在其他樣式的銅鏡中或有呈現，但用來

解釋昭明鏡銘似乎不太伏貼。較有說服力的是精氣說與婦女哀怨之辭，本

文也採用其部分觀點，但一者是引申義，一者是大範圍的思想背景。本文

認為這 3 種鏡銘在表達同一主題─「詠鏡」，通篇數十字反覆精細描摹銅

鏡特色，用字遣詞麗巧雅緻，這核心主旨應當被正視。 
辭賦體鏡銘在詠鏡的同時，體現較為感傷的氣氛，將銅鏡描寫「推況

於人」，形成愛情的隱喻。本文認為這很可能是武、宣時期宮廷周遭流行鄭

衛之音，因此影響了鏡銘的創作，發揮成一種淒美的愛情想像，並得到共

鳴，從長安流傳到各地。 
而皎光鏡銘，一方面延續昭明、清白鏡銘體物模式及愛情隱喻，但也

在部分語句中表達出受過教育的貴族階層照鏡時的身心鑒察，這種偏於思

想的鏡銘因為內容較艱深，流行程度自然較低。 
總之，西漢辭賦體鏡銘是漢代鏡銘中一個獨特的階段，它與東漢常見

的七言體鏡銘差異頗大，七言體鏡銘把壽如金石、位至三公、五男四女、

胡虜殄滅等庶民願望或帝國想像，拼湊在一段簡短的韻文中，成為滿足多

數消費者需求的市鬻品；辭賦體鏡銘卻是沿著銅鏡的鋪陳描繪，遁入主體

的內在心理活動，表達難以言說的情意。所以這些刻在銅鏡上的銘文，著

實生動而豐富地映射出漢代不同時期、不同階層的社會風貌與心靈鏡像。 

                                                   
88 鏡銘的七言是否為七言詩，學者有不同意見，可參李立：〈漢代七言體銅鏡銘文文體學意

義初探〉，《學術交流》105 期（2002 年 11 月），頁 123-127。錢志熙：〈兩漢鏡銘文本整

理及文學分析〉，《中華文史論叢》總第 93 期（2009 年 1 月），頁 16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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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  清白連弧紋鏡，河北定縣 40 號墓 

出土，引自《歷代銅鏡紋飾》36 

圖 2 昭明鏡，引自《巖窟藏鏡》155 

 
 

 
圖 3  昭明清白重圈銘文鏡，引自《中國 

銅鏡圖典》頁 243 

圖 4  日光昭明重圈鏡，引自《巖窟藏鏡》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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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齊家文化七角星紋鏡 

 
 

 
圖 6 「君幸食」漆盤，馬王堆漢墓出土 

 
 

  
圖 7 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人摹本（局部） 圖 8 昭明鏡之 

「忽穆而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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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長信宮燈 圖 10 大葆台墓 玉舞人 

 
 

 

圖 11 杜陵玉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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